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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大街上袁 感觉绛县城也越来越大袁
儿时的往事不时的涌上来袁 掉在脑海里袁明
明灭灭的袁便有了一些记忆袁现在写将出来袁
聊以慰藉袁也算做是对童年的怀念罢遥

浮玉方便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袁 学校没那么多测

试袁只有期中尧期末袁所以一逢考试袁大家

都紧张而又重视遥 记得一位老师袁 一到考

试前总爱对我们说:野快要考试了袁 同学们

好好复习袁 回家让爸爸妈妈给你们买点方

便面袁改善改善生活! 冶
方便面遥在那时袁是不打折扣的奢侈品遥
而同学们最喜欢吃的袁是一种叫浮玉的

牌子袁五毛钱一包袁袋子上印了一个油炸过

的螃蟹遥而那面也是焦黄焦黄袁油炸过的遥比
别得方便面要香许多遥 我们一般是有了钱袁
便冲到了小卖部袁 然后大声叫道:野老板袁给
我拿包方便面袁上面有螃蟹的! 冶袁出来后袁便
有一群同学在后面追着袁野给我掰一块儿袁你
上次都吃我的了! 冶

没钱时袁就 5 分钱袁买一包调料袁一面倒

手心里袁一面拿舌头舔来吃遥
后来浮玉的牌子不晓得为何从市场上

绝了迹袁 再后来有了一块五一包的康师博袁
两包调料袁当时感觉汤特好喝! 一块五啊! 居
然就一块五啊! 那时如今卖到五块钱的饸饹

面才五毛一碗!
前几日袁 与同龄人说起了浮玉方便面袁

朋友想起后大叹流口水袁 我也同流一把后袁
忽然想袁如果现在吃到那面袁滋味只怕也如

同朱元璋皇帝那翡翠白玉汤了遥

小人吃蘑菇尧魂斗罗

上世纪九十年代袁 绛县城最繁华的地

方是振兴百货楼袁 也就是现在的电信公司

门口遥 只所以繁华袁 是那里面有卖的放大

镜袁万花筒遥 那楼外面袁摆了几个黑白电视

与游戏机遥 我们便不时偷跑了去袁 坐到那

小板凳上袁玩电子游戏遥 那时我就会两个袁
大部分人也就会这两个:一个小人吃蘑菇尧
一个魂斗罗袁 就像现在的小孩子们常玩的

游戏穿越火线的地位遥
五分钱一关袁两关一毛遥要么论时间袁五

毛钱半小时遥 一个人坐那里袁后面也是个水

泄不通袁随着野噔噔尧噔噔噔冶的音乐声袁拿着

手柄的手袁也随着画面中的小人的蹦跳紧张

的一迎一扬袁后面一大群小伙伴儿袁七嘴八

舌道:野跳袁快跳冶袁野蹦!按大蹦! 冶袁野发子弹袁发
子弹冶袁还有老板娘不时插话道:野慢点摁袁慢
点摁袁你把我那手柄摁坏了! 冶

还记得魂斗罗的超级秘籍么?野上上下

下左右左右 abab冶遥

滚铁环尧溜溜弹儿尧还有飞刀

小时候袁放了学的大街上袁到处响着野铃
铃冶声音遥小朋友们一手铁棍儿袁推着一个大

铁环儿袁从你身旁呼啸而过遥
而溜溜弹儿袁有两种玩法袁一种是拿自

己的袁弹出去嘣你的那个袁嘣住了袁你的就是

我的了;另一种是地下挖个洞袁然后老远弹

出去袁把自己的球嘣进去遥如果考证一下袁这
肯定是迷你版的高尔夫遥

还有就是分田地袁在地下用小刀子划一

块四方地袁中间一分为二袁然后嘴中大叫着:
野一刀尧二刀尧三刀冶袁然后野开刀! 冶袁第四刀

时袁便可以在对方地盘上划出来一块儿遥 如

果四刀中有一刀没扎下去袁则轮对方在你的

这一半儿开刀遥
当时大伙一般是拿那种几分钱一把的

铁片小刀袁薄薄的袁不大好往下扎遥班内有一

高手袁家中条件比较好袁用了把小号的水果

刀袁刀把上拴了一块耀眼的红布袁我现在疑

心他撕了红领巾袁每天别在腰里袁一下课袁便
雄纠纠气昂昂的大声道:谁敢与我分田地! ?

后来这两样游戏失了传袁感觉有一很大

的客观理由:到处都是水泥地尧柏油路和花

地砖了袁在那上面挖洞扎飞刀袁一来技术难

度太大;二来袁就算你挖了袁城管也不乐意遥

钻地道

绛县城下面袁曾经有着四通八达的战备

地道袁样子与电影叶地道战曳中河北枣庄的地

道基本类似袁并与中学课本里叶第比利斯的

那个地下印刷所曳也有几分相像遥
那地道是在野广积粮袁深挖泀袁不称霸冶

年代修的袁准备苏修打过来了袁我们先钻下

去袁然后再消灭他们遥 到了 90 年代袁苏联先

咯嘣了袁那玩意儿也就没人重视了遥
当时县城各个单位都有正式的入口袁在

武装部袁 现在被拆做街道的一间房子下面袁
有一个带台阶的尧水泥的洞口遥 县直中学现

在的教学楼袁原址是个小院子袁有次大雨后袁
也露出了一个洞口袁几天后袁便让校方给封

了袁估计不堵住的话袁不少学生就要钻地道

跑了遥
但我们常去的袁是如今教育局旁边那条

布满了仿古建筑的紫金山路袁那里曾经是一

个大沟袁 一旁是老绛县人称之为桥头的城

墙袁下面是个大城门袁西侧的半坡上有三个

洞口袁我们的胆量是一洞口进袁二洞口出袁在
二洞口进袁三洞口出遥如果走了岔道袁不晓得

会从哪里出来遥 那时到了周末袁便一群小朋

友袁拿了手电尧方便面之类的袁很有探险的味

道袁记忆中第一次随别人下去袁一位同学拿

了根蜡烛袁我问他袁有手电还拿此物何用?此
君一本正经的道:野这你就不懂了袁 点着蜡

烛袁如果下面没空气了袁蜡烛就先灭了袁我们

就能马上撤出来冶袁一席话袁让我当时对这位

拿火的佩服得不得了遥

到了现在袁县城到处扩建袁各个单位大

多翻修了办公楼袁那些地道袁早已没了踪影遥
就算有袁现在的大人们袁也不敢让自己宝贝

一样的小孩子下去了遥

全民乒乓

这小标题有点儿大袁应该叫全校乒乓球

才对遥那时女排五连冠袁被写进了教科书袁我
们很想学习女排一把袁只可惜了小县城没场

地袁只好作罢遥
乒乓球台子则好找一点袁当时我们县直

中学就有两个水泥台子袁一下课后袁便是一

大伙子人袁围个水泄不通袁一局 5 个球袁先考

一个袁台子上的那位坐庄袁接住了袁才有资格

数那 5 个遥
水泥的台子流水的人袁大伙围着台子团

团的转遥 上去的人拿着拍子袁而且大多是没

胶皮的光板儿袁紧张的左挡右晃袁下面的同

学伸长了脖子袁翘首待着上去把上面的那位

弄下来袁只可惜人太多袁为了争一个顺序袁大
家恨不得拿别人的头当球儿的拍遥

争不到球台的同学袁在一旁楼下的水泥

地上袁拿粉笔划一个个大大长方块袁中间摆

一溜儿砖头做网袁 实际上球台上也没网袁也
放砖头遥 所以袁那时野跳网球冶特多遥 水泥地

上袁玩起来感觉特好袁居高临下袁扣球特爽袁
我一直怀疑自己现在会拉孤圈袁和那时在水

泥地面上经常练手有莫大关系遥
到了星期天袁小伙伴们的一大活动袁就

是满县城的找球台袁 有台子的单位当时屈

指就能数要要要武警县中队有一个尧 运管站

有一个尧进修校有一个遥 占住台子的袁轮流

回家吃饭 ;要么拿着干粮袁长期抗战 ;没占

了台子的袁 则找个有水泥院子的同学家

里袁 划粉笔摆砖头

继续噎噎

晚霞映红了山坡袁
牧羊人赶着羊群回家了遥
在草坡上只顾着吃草的小羊走丢了袁
慌慌张张地袁咩咩地叫着,
时尔抬头望望袁时尔转身瞅瞅袁
紧张地找寻自己的家人遥

LED 灯光点亮了商场袁
柜台前袁顾客只顾看货谈价袁
在服务员提醒顾客将要关门的时候袁
人们瞬间袁惊慌失措地尧前簇后拥地找出口袁
过道的催促声尧烦躁声尧谩骂声噎弥漫着整个空间遥

繁星缀满了天幕袁
大都市的街道上袁客居旅店的人拎着大包小包准备回店袁
低头只顾寻路的一个同伴走散了袁
断断续续地大声喊着袁在岔道口前顾后盼袁
时尔看看站牌袁时尔问问行人袁
急切地找寻同伴一起回店遥

迷蒙笼罩着心空袁
赶路的人们只顾低头走着袁
当不知去往何方的刹那袁立刻心慌了袁烦躁着尧叹息着噎噎
不知所措地大叫着袁一切忘了自己袁丢了灵魂袁
嘈杂声溢满脑海袁无处去追寻袁去思索遥
人迷失了方向袁路在何方钥

我生长在一个偏僻穷困

的乡村袁那儿只有沟壑纵横的

黄土坡袁只有又圆又红的小酸

枣袁 只有风中牧羊鞭的啪啪

声遥 孩提时袁我们最有趣的事

便是摘酸枣或者在冬天里袖

着冻得僵红的手袁憨憨地在黄

土坡上看着一群同我们一样

瘦弱的羊只遥
突然有一天袁学校里响起

了一只破铁钟的敲击声遥 我们

村终于盼来了一位教师袁 她袁
二十来岁袁中等身材袁稍有些

发胖袁眼睛炯炯有神遥 我们小

心地围着她袁我们很乖很认真

地跟着他遥 经她介绍袁我们知

道了她的名字要要要王竹梅遥
记得王老师第一次上课

时袁学生们不知厉害袁叽叽喳

喳的声音总也不断遥 她两眼左

右扫视袁执着教鞭的手轻轻地

敲着讲桌遥 不知怎么地袁教室

里立刻安静下来袁只有我抽鼻

涕的声音吸溜吸溜的响着遥 有

人偷偷在笑袁而王老师严厉的

目光也扫到我身上袁足足停留

了一分钟遥 我浑身不自在袁使
劲用两只袖管擦鼻涕遥 这时王

老师宣布重新编座位袁我在班

里年龄最大袁学习最差袁衣服

最脏最破袁谁也不愿意与我同

坐一排袁但王老师却把我编在

一排的一号座位遥 学生们交头

接耳袁我惶惑不安地抱着书包

坐了过去袁并不明白老师的意

思遥
从那次起王老师每次抽

背尧课中抽答常常点到我遥 因

为这种压力袁 我走路吃饭袁甚
至解手睡觉都在默诵课文袁唯
恐第二天的课堂上答不出来遥
慢慢地袁 我的成绩上去了袁同
学们不再嫌弃我遥 虽然老师从

没夸奖我一句袁但我知道老师

很满意袁 就更加用心读书袁不
敢有丝毫疏忽遥

听大人说袁竹梅老师是一

个寡妇袁结婚不到三年袁男人

病故袁丢下她和一个不到两岁

的儿子袁孤儿寡母袁怪可怜的遥
因为她教学好袁不管是村干部

还是学生家长袁 对她都很尊

敬遥 初冬袁老支书早早为她盘

好炉子曰冰天雪地袁学生家长

怕她担水行走不便袁早早把她

的水缸担满遥 娃娃们也很喜欢

她袁 这个给她捎来几把葱袁那
个 暗 地里 给她 一 篮 子 红 薯

噎噎她靠着对一方热土的眷

恋袁 凭着对学生真诚的负责袁
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优秀的

教学成绩遥
有时晚上要上自习袁或许

因娃娃小袁一到晚上袁谁也不

肯要遥 竹梅老师为了给我们辅

导功课袁只好把哇哇哭叫的孩

子锁进办公室里遥 她耐心地为

我们批改着作业袁耐心地为我

们辅导着功课遥 在她心里袁好
像只有学生遥 等她回到办公

室袁小宝宝早已趴在冰凉的地

上睡着了噎噎
一个细雨绵绵的深夜袁我

因发高烧导致右腿不能行走遥
我心想袁再也不能上学了遥 谁

知第二天黄昏袁王老师冒雨摸

上门来袁 她抚摸着我的头袁一
边安慰我袁一边从包里拿出二

十元钱对我母亲说院野阿姨袁快
到县医院治病吧袁可别把孩子

耽误了噎噎冶 母亲接过钱袁泪
如泉涌噎噎

当秋风刮落了枣树上的

枯叶袁只留下玛瑙般红艳的酸

枣时袁我从医院康复而归遥 当

我捧着鲜艳的酸枣去给我们

的老师送时袁才知道她在暑假

前已离开了学校遥 这一消息如

晴天霹雳袁手中的酸枣一下子

撒了一地噎噎
后来袁我也参加了教育工

作遥 自步入教坛那一天起袁我
就一直四下打探袁但直至今日

也没有结果袁只记得四月八日

是她的生日遥
夜色茫茫袁 春风习习袁每

当在王老师生日之际袁我就默

默地祈祷袁 轻轻呼唤院野王老

师袁您在哪里噎噎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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